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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赖货哀求道：“我求求你中
不中？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能不想？忍忍吧。”妻子
红莲无奈地说。

这是小说《临时夫妻》中，农
民工赖货与妻子的一段对话。进
城打工半年多，能过一次夫妻生
活，无疑是他们最奢侈的事了。

公园里树木葱葱绿荫夹道，
菜园里绿菜油油遮人耳目，每一
次都是提前踩好地点，但因为

“做贼心虚”，总会在刚要“亲热”
时被人撞破。

终于有一次，赖货和红莲咬咬
牙，一跺脚，决定花钱开一次房，结
果又被突击检查的警察吓跑了。

《临时夫妻》是一部关注农
民工夫妻分居问题的长篇小说，
主角都是小人物——— 如同他的
作者王子群，一个生在河南活在
厦门的农民工，在出书前，几乎
很少有人拿正眼打量过他。

但谁都没想到，21万字的
《临时夫妻》一挂到网上，点击率
50天就突破了100万。很多不是
农民工的读者看完，都忍不住感
慨：“很真实，很生动。”

在这部小说里，红麦和全
喜、红莲和赖货两对农民工夫妻
外出打工期间，在高房租、高路
费面前，为解决精神上的孤独寂
寞以及生理上的需求，做了种种
努力，道尽打工者的辛酸。

而在众多读者看来，《临时
夫妻》带给当今社会的意义，或
许并不仅仅停留在小说本身，而
是 社 会 上 这 一 被 人 遗 忘 的 群
体——— 也许他们的存在未被遗
忘，但他们同别人一样的精神和
生理需求却很少被人们想起。

“今年见了三次面，

已经很多了”

王子群，《临时夫妻》的作
者，也是一名农民工。

他不愿意承认他就是小说
主人公的原型，“但里面有很多
我的影子，我身边的经历，尤其
是全喜，他身上的感情是我的。”

如今，王子群在厦门一家动
漫公司做编剧，而他的妻子在宁
波一家服装厂打工，儿子已经上
大学，他的生活状态仍然没有跳
出《临时夫妻》里描绘的农民工
夫妻聚少离多的情景。

“想妻子吗？”11月6日，坐在
简陋的租住屋里，记者问他。

“能不想？有啥办法？今年春
节、‘五一’、‘十一’见了三次，已
经很多了。”提及妻子，王子群有
些不好意思，低下头摆弄电脑。

一年见三次面，这在王子群
看来，已经算是常见面了。要再
见，只怕工友会笑话他“离不开
老婆”了。

夫妻长期不能相聚，一根电
话线，就成了两口子倾诉感情的
主要渠道。

平时想老婆了，王子群就打
个电话，但电话费太贵，孩子咋
样，家里咋样，说不了几句，还没
等切入正题，两口子就不约而同
匆匆挂了电话。

每每走到大街上，看到有情
侣亲密地拉着手，王子群就会投
去羡慕的眼光，然后开始想老
婆，进而心酸。

“有时候真的是想她，还
有……正常的男人毕竟都有需
求……算了，不提了。”王子群面露

尴尬，想了想，打着哈哈没了下话。
《临时夫妻》中，全喜送红麦

外出打工时帮她买包、送行，两
口子难分难舍，其实这也是王子
群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

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但
是孩子得上学，家里老人得养
活，没办法，于是妻子也外出打
工了。

“等回到家里，全喜才忽然
感悟过来，红麦走了，红麦真的
走了，不是搭了车跟红莲一起挣
钱 去 的 走 了 ，而 是 把 家 带 走
了……”王子群说，写这一段时，
他想起当初自己送完妻子回到
家的情景，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忍不住嚎啕大哭。

哭夫妻分离？哭生活的辛
酸？“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想
想，我们这帮人，怎么活得这么
不容易！”

“在村里转了一天，

没发出几根烟”

王子群与妻子，这对孤寂而
落寞的农民工夫妻背影，并不是
这个城市的孤本。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

经达到24223万人，其中外出务
工农民工15335万人。

“不说别的地方，在我们老
家(河南周口)，男人几乎都是要
出去打工的，女的这些年出去的
也很多了。”

前一阵，王子群回老家。兜里
揣了一盒烟，在村里走了一天，到
晚上回来一数，没发出几根烟去。

为什么？因为男人都出去打
工了，剩下的孩子、妇女不抽烟。

在王子群老家人看来，村里
哪户人家的男人要是没出去，估
计就该是有毛病了。

这种判断，在农村，有时候
真是挺准。

王子群老家有户人家，年轻
的儿子外出打工赚了几年钱。突
然，这儿子赋闲在家了。

“哪能无缘无故就不出去
了？”村里人一打听才知道，这儿
子得了病，就是村里电线杆子上
经常贴的那种——— 花柳病。

王子群把这些都写进了《临
时夫妻》。

小说中，全喜的牌友都是些
留守妇女，春梅、月如、巧玲……
因为她们的男人都外出打工了。

在王子群老家，非年非节
的，一个男人要想打牌，走遍全
村也揪不出来一桌的男人。只剩
下留守的妇女能陪你打。

只剩老人、妇女、孩子留守
的村里，也容易出事。前几年，王
子群回老家，聊起老家的事。

听说，老家那边有些留守妇
女，因为老公外出打工，长期不回
家，自己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了。
周边村子也有类似事情发生。

小说中，红麦外出打工，全
喜与村里的留守女人单独相处
时，会面红心跳。

按照传统道德，这些行为都
是可耻的。“但是往更深一层想，
一个人，孤独寂寞地撑起一个
家，这些女人心里也很苦。”

王子群说，他就是想说说农
民工的这种精神诉求。

“农民工现在越来越被关注
了，但受关注的大都是一些外在
东西，比如劳动条件、报酬什么
的，这些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
可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心灵
上的、精神上的这些东西，它是更
高层次的，就没人关注了。”

“什么苦都可以受，

唯有相思受不了”

11 月 6 日，厦门市湖里区蔡
塘村，一个农民工翻着报纸，笑
嘻嘻地跟另一个农民工开玩笑，

“老周，这里有富婆征婚咧，还是
个美女，你去试一下嘛。”

被称为老周的人撇撇嘴，一
把抢过报纸撕成两半，扬长而
去。他的身后，留下一串笑声。

蔡塘村，这个南北不到 300
米、东西不足 500 米的村子，因
为紧挨厦门二期软件园，聚集了
两三万形形色色的农民工。

王子群就住在这里。
“一到下午下班，这里全是

农民工，摩肩接踵，比我们老家
镇上赶集时还热闹，走在路上都
要侧着身。”王子群说。

沿着一条窄巷进去，随处可
见路边乱摆的牌桌，五层高的破
旧筒子楼，每层被隔成七间铁门
紧锁的出租屋。“这个楼上，住了
一半光棍，卫生条件不太好。”王
子群有点不好意思。

他住在四层，沿着楼梯上
去，楼道里随处摆着换下来的鞋
袜，一股恶臭味。

王子群住着一间20多平方
米的房间，房租不足300元。屋
里，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电风
扇，再无任何家电。

与人们常见的大多数农民工
相比，王子群无疑属于“另类”。

他长相白净斯文，说起话来
尽量文绉绉的，像是受过高等教
育的读书人。与其他农民工下了
班打牌喝酒逗乐子不同，他打工
之外的时间，大都泡在各个文学
网站上舞文弄墨。

这些年，王子群在水泥厂扛
过包，到建筑队干过钢筋工和瓦

工，甚至还当过厨师、炼过锌，都
是又脏又累的活。

“看他们喝酒、打牌很开心，
其实都是表象，他们心里很压
抑。”王子群深有体会。

听到记者与王子群的聊天内
容，旁边几个农民工偷笑起来。

“你问这做啥子？”一位四川
籍民工尴尬地笑着，但又忍不住
打听。

端着一碗最常见的炖白菜，
农民工小张终于凑了上来，他是
人群中唯一一个听到“性”话题
后没有讪笑着离开的人。

“每次上街，遇到美女也会
多看几眼，想打招呼，又怕人家
误会。”小张笑得很羞涩：“但家
里老人要养，孩子要上学，作为
男人，应该什么都可以忍，但我
们的忍有没有极限？忍一天？忍
十天？还是忍一年？忍十年？夫妻
一年见不了几面，几个男人有这
样的定力？什么苦都可以受，唯
有相思受不了！”

广州市总工会近日发布了
一份《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
报告》，这份调研报告意外发现，
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
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变
成了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

“政府和企业能否帮

农民工铺一张‘双人床’”

中国人是羞于说性的。爱
情、婚姻都可以聊，但一涉及

“性”，就有些难以启齿了。
但事实上，对于这些青壮年农

民工来说，情感压抑和性压抑已经
成为夫妻生活中的一大痛楚。

王子群亲眼看到，一些农民工
因为长期不能夫妻团聚，要么下班
后凑在一起吃饭、唱歌、胡侃，要么
去录像厅过过瘾，要么去找“小
姐”。甚至，有些人搭伙做起了临时
夫妻。

“当晚上城市里万家灯火，老
婆孩子热炕头时，那些为生计撇下
妻儿进城的农民工，常常难眠。”王
子群说，他们住在低矮潮湿的工棚
或者集体宿舍里，即使家属来了也
不能有丝毫过分的举动。

小说中，赖货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渴望人过的日子”。
其实赖货的愿望很小，就是能跟
同在一个城市、不在一个工厂打
工的妻子亲热一次。无奈，没钱、
没地方。

赖货的无奈，也是大多数农
民工夫妻的无奈。

据最近一项调查，农村离婚
率已远高于城镇水平，且发生在
有外出务工或者经商人员家庭
的约占80%。在一些乡镇，农民工
的离婚率竟高达50%以上。而高
离婚率使得农民工子女教育成
为难题，同时给农村的社会生产
生活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周孝正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
打工人群身在异乡，面临着巨大
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加上难
以排解的性压抑，极易导致心理
扭曲和变态，引发违法犯罪行
为，这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现在，南方一些制造业密
集之地，很多企业都为农民工开
设了夫妻房，甚至对夫妻俩同在
厂里工作的给予一定奖励。”王
子群说，如果企业打出这样的温
情牌，足以留住农民工的心。

“如果有夫妻房，我想很多
农民工都愿意带老婆一块儿来
打工。”

王子群认为，政府和企业应
该 帮 助 农 民 工 铺 一 张“ 双 人
床”——— 有时候，他们需要的，只
是一张床。

内心里，王子群还希望能够通
过立法的形式让农民工休“探亲
假”，让他们有时间回家或去外地
看看家人，或者企业能为农民工家
属探亲提供临时住房或为其报销
来回车旅费，等等。

当然，他自己知道，他的这
些想法，目前还很难实现。

“希望有一天，除了管好农
民工的菜篮子，政府也会关心农
民工的被窝子。”王子群期盼着。

农民工的“性福”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岩

▲王子群就在这张桌前完成了小说的创作。

在小说《临时夫妻》中，农民工赖货与妻子进城打工半
年多，能过一次夫妻生活，已经是他们最奢侈的事了。

而在该书作者——— 农民工王子群看来，今年他和妻子在
春节、“五一”、“十一”见了三次面，已经很多了。如果再见，只
怕工友要笑话他“离不开老婆”了。

王子群与妻子，这对孤寂而落寞的农民工夫妻背后，
是一亿五千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军。

“政府和企业应该帮助农民工铺上一张‘双人床’。”王
子群说，“有时候，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床。”

▲王子群和他的《临时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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